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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來橋遺址

位於台東的都蘭海灣，背山面海，也

稱為美麗灣，現代的人深深為這裡的美景

所吸引，史前人也是。根據 2012年的研究
分析成果，沿著整個花東海岸，年代是新

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有 80處以上，而在都
蘭灣區域出現了相當明顯的遺址群聚現象。

以空間分析圖的研究成果看來，呼應了長

久以來考古學家的推測 : 東部史前人群最早
多自西部跨海移民而來，而且是經由海上

的路線遷移。首先，最早的遺址都出現在

大河與海岸交會處，隨著年代的推移，遺

址數量增加卻仍舊聚集在岸邊，這兩點顯

示了五千年前新住民來到東部後，對於新

天地頗能適應，並能充分利用河海交會的

資源。而在東海岸南段地區的都蘭海灣，

其鄰近卑南大溪，背倚都蘭山，自成一封閉寧靜的海灣，除能避開強烈季風外，海灣中有來

自海岸山脈的小溪活水匯入，海洋與山林資源豐富，是相當理想的居住環境。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材料發現於潮來橋遺址，位於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杉原海灣後方階

地，最早在 2000年於地表調查時發現。歷經中研院、史前館、澳洲國立大學等學者的研究，

史前遺留的物品並不會說話，考古學家的工作就是轉譯這些物質的資訊。

因此，以陶器工藝分析所獲得的線索可使史前人類的活動一點一滴地具象化。

吳意琳

都蘭灣史前陶器的
製作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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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對於台灣南島語族往東南亞或太平

洋地區擴散起始點的搜尋，除了墾丁與卑南

遺址外，都蘭灣也成為最新的熱門候選地。

筆者自 2010年起著手調查都蘭灣地區

的遺址與古環境，繩紋陶碎片遺留在地表

上的情形在整個都蘭灣自北郡界以南的許

多階地都有發現。但這些遺留不少已受到

當地居民農作活動造成的地層擾亂，或因

外地傾倒客土的汙染的影響，研究時必須

謹慎地判別。

在調查的 3年期間，在潮來橋階地與

較南側的杉原階地都發現有 4千年以上的

遺留，但遺物的狀況以潮來橋階地保存較

為良好，堆積也較為豐富，因此筆者先整

理這批材料。經過詳細的分析後，潮來橋

遺址的遺物年代比過去判定的更為古老，因

為 9個碳十四定年標本都落在距今 4,250∼
3,680年前的範圍，恰是新石器中期細繩紋
陶文化盛行的年代。

四千年前的製作工藝

提到史前陶器製作的方式，一般人的

想像不外乎是捏土成陶與露天野燒，而燒

製完成的陶容器則是粗糙厚重的。然而

根據 2012年的研究成果，自新石器時代早期至中期在都蘭灣區域出現遺址群聚增長的現象，顯示了外來移
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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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前工匠製陶的細節與流程，長期以

來較少有詳細與完整的研究。目前以微痕

分析等方法，可以對製作的手勢與動作進

行初步的復原推測，考古學家得以重組關

於史前製陶社會的訊息。潮來橋遺址最新

的研究成果顯示，新石器中期 4千年前的
史前陶器製作工藝已經相當良好，從陶土

的挑選、製作工序的嚴謹，以及各式陶容

器形制的標準化，在在顯示了台灣新石器

時代細繩紋陶文化精良的製陶技術。

首先透過岩象學分析陶土來源，陶片

中幾乎都可以觀察到輝石及安山岩這些東

部地區的礦物，因此推測這些陶匠應是就

地取用陶土。接著，觀察這些陶質遺留表

面的微痕以及陶片的斷裂面，可以推測重

建當初陶匠製作各式陶容器的工法及工序。

分析結果顯示，整個遺址所觀察到的

製作技術齊一，幾乎全是拍墊法。因為這

種技術是利用一手持拍，一手持墊石的拍

擊方式，拍打成薄壁的容器，因此在器壁

4千年前的陶匠在製作容器時，為了使延長的口部整齊美觀，會在陶土還溼潤時製作泥條，以環狀加疊方式添
加上去，再加水修整抹平，使得外觀上看不出添加的痕跡。這一點顯示了該社群的審美觀，極具有文化特色。

10 mm10 mm

印紋在器壁上所呈現的微小細節，可以發現工匠落

拍非常仔細，使整個器壁呈現直向繩紋的排列。拍

印的順序是橫向順著一個方向依序拍上，在接近罐

底的地方才會見到繩紋交錯的情形。

陶土的挑選、製作工序的嚴謹，以及各式陶容器型制的標準化，

在在顯示了台灣新石器時代細繩紋陶文化精良的製陶技術。

斷面可以發現一些細小的水平間隙。而製

陶所用的拍子應是利用繩索類纖維纏繞於

拍身，也可能是在拍身上刻出紋印，致使

陶罐器身在拍擊後留下繩索或條紋般的

印痕。這一類繩紋風格的陶罐起源很早，

從新石器早期就已在各地發現，惟新石器

早期多是粗繩紋陶，新石器中期則以細繩

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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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經整理完成的陶質遺留，幾乎

全是陶容器破片，包括各式罐型器、折肩

容器、缽型器、盆型器以及各式圈足殘片。

除陶容器之外，僅一件疑似陶蓋與一件不

明用途物件。其中按照製作技術以及器型

可分為 4個主要陶器群。以下簡介各式陶
器的製作方式。

拍墊單向繩紋陶器

這一類陶器製作規則嚴謹，自器罐的

頸部開始，在器身上呈現整齊的單向繩紋。

觀察拍印紋在器壁上所呈現的微小細節，

可以發現工匠落拍非常仔細，也會避開印

痕重疊的部分，使整個器壁呈現直向繩紋

的排列。拍印的順序是橫向順著一個方向

依序拍上，很可能是一邊旋轉陶罐器身一

邊落拍，在接近罐底的地方才會見到繩紋

交錯的情形。

第一類拍墊單向繩紋陶群製作程序

粗胚捏塑 → （口部疊加泥條＋連續加壓修整） → 待乾 → 拍墊同時施紋 → 閉合底部 → 施薄紅彩
【初始階段】 【塑型階段】 【修整／裝飾階段】

陶器使用拍墊法的證據來自器壁斷面可以觀察到平行的空隙，這是以陶拍用力拍擊器壁瞬間留下的痕跡。這

件單向繩紋罐由頸部可看出是一體成型而非另外黏貼上口部，同時其器壁厚薄均勻，可發現多處拍擊造成細

小平行空隙，在顯微鏡下可看出陶土緻密，下方的白色顆粒可能於拍擊時被擠壓進去。

5 mm

極具文化特色的一點是陶匠在容器的

口部與足部會有添加泥條以延長長度的手

法，在顯微鏡下從破片斷面可觀察到一條

條的接痕，之後陶匠會細心地加水修整口

部與足部表面，因此在成品的內外兩側上

完全觀察不到任何泥條接痕。這點說明了

這些陶匠的審美觀，也可說是這群人的文

化風格。這群數量最多。

這一類可再分為短口罐、長口罐、平

唇盆、缽型器，這些都是新石器中期時代

典型的器型。

短口罐　口部是不超過 3公分的圓形

短唇，推測製作時陶匠先加水溼潤修整口

部，因此在唇部會留下一條條平行的同心

圓細痕。根據陶土的特性，陶匠應會把已

製作好口部的陶罐先靜置陰乾，再進行

陶罐體部的拍擊。關於這一點，可從頸

部的繩印拍痕覆蓋掉唇部的平行細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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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拍擊動作應是晚於口部修整。而這

一類的陶罐通常會摻入較粗的摻和料，

較為耐高溫燒煮，因此推測這一類短口罐

是用來烹煮食物的容器。但其數量不多，

以整個遺址而言，比率偏低，應還有其他

類烹煮的用具。

長口罐　指唇部超過 3公分的陶容器，
也帶有直行單向繩紋。與前述短口罐製作

法相同，先把口部製作成型，待稍乾後拍

擊製作器身。這一類容器的質地較多夾細

砂的材質，口部常常在唇緣有些型式上的

變化，有時也帶有圈足，推測可能是做為

儲存的容器。

平唇（沿）盆　都帶有水平的唇部，

製作步驟也是先製作好唇部，待稍乾後再

拍擊器身同時施繩紋。施在盆狀器身上的

繩紋也是單向，有時紋路呈現整體向右斜

的情形。這類容器型制固定，質地未見夾

粗摻合料，器身多半較小，盆身直徑有時

僅 15公分，似乎並不實用。
缽型器　是鼓腹帶有收斂口的凹缽，

唇部加水修整後，待稍乾後拍擊塑型，多

見右斜繩紋，型制固定，質地多是較細的

砂質或泥質，器表常塗上較厚的紅彩，應

是較精緻的盛裝用品。

長口罐

單向短口罐製作規則明確，拍印繩紋呈現直向，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陶匠手勢是依水平方向順序小心落

拍，完全沒有同一部位落拍兩次的情形。這類陶罐是新石器中期的指標性文物，定年可達到距今 4千 2百年前。

拍墊法單向繩紋缽謹守一定的製作規則，在唇沿下

1公分處開始施右斜平行繩紋，陶匠也在內凹的唇
部上堆加泥條，隨後並加水進行器表修飾。在顯微

鏡下可以看到泥條的接合處。

平唇（沿）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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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切口 U形容器

在削切口 U形容器削切過的唇口上可以看到削切動作留下的細微痕跡

拍墊多向繩紋陶器

這一類陶器僅有一種器型：削切口 U
形容器，在器身上可見拍印繩紋呈直向、

斜向，或交錯而產生疊印痕跡。陶匠並沒

有刻意調整落拍的順序或避開已拍過的部

位，每一次拍擊都會使陶土向兩側推擠，

可以見到因拍擊錯落而造成的不平整表面。

與前述第一群單向繩紋陶群最顯著的

差異，是製作口部的順序。這類容器是先

拍擊塑型，把器身完成後，再把多的陶土

沿水平方向削切，最後形成削切唇沿的簡

單 U形容器。在削切過的唇口上可以看到
削切留下的細微痕跡：陶土被推擠到兩側

器壁上稍稍覆蓋了拍印繩紋、削切工具在

唇邊留下的長條狀細痕，或者有時可以發

現陶匠再度加水溼潤，來回修整削切後不

平整的唇部。以上包括無定向的拍擊、器

壁較不平整、削切後修整的方式多元，這

些證據都指向了這類容器在製作時較為寬

鬆的製作規則。

在陶土質地上，這類容器夾砂顆粒較

多，常見到粗的摻合料，應是做為烹煮容

器之用。加上這類容器數量也多，據推測

應是日常使用的煮食陶容器。

第二類拍墊單向繩紋陶群製作程序

粗胚捏塑 → 待乾 → 拍墊同時施紋 → 削切口部 → 施薄紅彩
【初始階段】 【塑型階段】 【修整／裝飾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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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拍墊素面陶群製作程序

粗胚捏塑 → （口部疊加泥條＋連續加壓修整） → 待乾 → 拍墊 → 閉合底部 → 施薄紅彩／彩繪
【初始階段】 【塑型階段】 【修整／裝飾階段】

第三類拍墊素面陶群的短口罐

第三類拍墊素面陶群的長口罐

第三類拍墊素面陶群的平唇（沿）盆。

拍墊素面陶器

這一類陶器製作方式與第一類單向繩

紋陶群相似：先製作口部，依需要添加泥

條，加水修整後稍置，拍擊器身，依器型

添加足部。這類陶器器表雖無繩紋，但在

器壁斷面上都可以觀察到水平狀的細小空

隙，由此可以確認陶匠對於這一類素面陶

容器也是使用拍墊技術。這類陶群最明顯

的特徵是器表無繩紋，同時質地較細緻，

多是泥質或夾細砂，陶器器表也較為平整，

使得其上施加的薄紅彩特別顯眼，顏色也

顯得較為鮮亮，多呈現紅色。這類陶群數

量不多。

這一類可再細分為短口罐、長口罐、

平唇盆、缽型器，跟第一類單向繩紋群的

器型組合稍有類似。

短口罐　口部是不超過 3公分的短唇，
也觀察得到平行的同心圓細痕。數量少，

多是小型罐。

長口罐　包含了所有唇部超過 3公分
的陶容器，靜置陰乾之後再進行陶罐體部

的拍擊。由於沒有繩紋，可以在頸部觀察

到少數細長形的壓痕，應是陶匠開始拍擊

器身時，拍子的邊緣在頸部留下的痕跡。而

素面陶罐通常少見粗的摻和料，數量不多。

口部在唇緣也有些型式上的變化，有時也帶

有圈足，據推測應做為儲存容器。

平唇（沿）盆　都帶有水平的唇部，

製作步驟也是先製作好唇部，待稍乾後再

拍擊器身。這類容器型制固定，質地未見

夾粗摻合料，器身含水平狀唇部的直徑可

以達到 30公分，器表似有塗抹較厚的紅彩。
缽型器　是鼓腹帶有收斂口的凹缽，

唇部加水修整後，待稍乾後拍擊塑型，質

地多是較細的砂質至泥質，數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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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拍墊單向繩紋陶群製作程序

粗胚捏塑 → 口部連續加壓修整 → 待乾 → 刮削修整肩折 → 施薄紅彩 → 磨光
【初始階段】 【塑型階段】 【修整／裝飾階段】

非拍墊法陶器上因工法特殊，在容器肩部可以觀察到磨光過程中陶土被推擠，所以有極少量陶土覆蓋在唇部

平行修整痕的現象。

非拍墊法陶器

這類陶器很少，按照遺址容器最小單

位數量的計算方式，僅有 1件帶有口部的
容器可歸類於此，另外發現有以削切法製

作的圈足殘片。這惟一的容器是以捏塑法

製作的缽型容器，是以手掌交錯加壓的力

量把陶土自土塊推擠成粗胚，再加水溼潤

修整其向內側收斂的唇部，之後再以削切

多餘陶土的方式，塑型出缽容器的折肩部

位。最後，等陶土稍乾後，以堅硬的工具

磨光器表內外。

這個動作在容器內側留下了來回推磨

的痕跡，在容器肩部則可以觀察到磨光過

程中有些微陶土被推擠到唇部，因而出現

很少量陶土覆蓋在唇部平行修整痕的現象。

自器壁斷面可以觀察到陶土受力而產生的

方向性，說明陶匠捏塑推擠器壁的動作可

能是反覆依循著相同的方向。從整個缽容

器的正面看來，削切肩部的塑型過程中留

下了稍不對稱的器型。而反覆磨光的動作

確實讓缽容器的內外都呈現平滑帶有光澤

的狀態。

從陶器看史前社群的日常生活

以這樣的技術與器型組合來看，潮來

橋遺址的陶器組合有烹煮、貯存及盛裝 3
大功能取向。間雜有粗顆粒摻和料的容器

用來烹煮用，符合這特徵的有：第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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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繩紋短口圓腹罐與第二類削切口多向

繩紋 U形器，它們的數量分別是 16件與
72件，兩者合計占了整體約 3成。至於夾
細砂的帶圈足罐，推測應有儲存功能，惟

罐型多殘破，尚未辨別出更多的細節，如

盛水或盛裝其他物品。不過，辨認罐子內

的殘留物實是相當困難的工作，需要極佳

的運氣與良好的遺存。

至於第三類質地夾細砂或泥質的陶器

群，除了質地較為細緻外，有時也發現紅

色線條的彩繪裝飾。而這群中平沿盆是相

當引人注意的容器，以其中一件器身最大

的標本來看，製作相當精緻，推測應是做

為特殊的盛裝服務使用。

1971年人類學家在柬埔寨民族誌中曾
記錄到居民對陶器功能做嚴格的區分，特

定的陶罐會被賦予特殊的名稱、特殊的花

紋，並限定只能用於某些特殊的盛裝物。

如有一種短口的圓腹罐拍製完成後，會以

竹籤刻上三角紋及波浪紋，花紋僅刻在肩

部以上，紋樣也是固定的。這種罐僅能使

用在穀類（米）的發酵上，不能與其他罐

混用。

在蘭嶼民族誌中也提到，在過去用陶

的時代，居民對各種不同的容器會賦予不

同的名稱，對於使用與盛裝物品的限制非

常嚴格，萬一混用了則必須打破，不得再

用。因此，參考民族誌對人群活動的紀錄，

再回頭觀察遺址出土的這些器物，如單向

繩紋的特殊繩紋短口罐與平沿盆在東部新

石器早期與中期的遺址都有發現，應是特

殊器物，推測可能是陪葬品。

最後要討論的第四類陶容器 ─ 捏塑削
切磨光的缽型器，因為製作技術的不同而被

分出來，由於與其他九成九以上的陶容器製

作技術都不相同，技術的純熟度也頗為良

好，不像是陶匠突來奇想的發明，因此推

測可能是外來的技術。這當中有兩種可能：

外來陶匠使用本地陶土製作，或本地陶匠

去外地學了新技術回來。然而，因標本僅

有 1件，使得推測受限，必須有更多的標
本證據才能確認。目前的線索似乎指向墾

丁地區的磨光紅陶，這是後續要比對的方

向。

從製作工藝看社會人群

潮來橋遺址所重建出來的新石器中期

製陶工藝技術與陶器組合，將成為區域間

人群互動比較的重要基礎資料。在考古工

作上，從技術層面的分類切入，修正了以

往器型學比較方法的限制。換言之，以往

考古學家多半以陶器外型做為比較的基礎。

然而，相同的器型很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

的，如巧合、採借模仿或師徒制的正式學

習都可能是原因。

以陶器製作工藝的角度來看，若是兩

地巧合的有相同器型，其製作方式與流程

完全相同的機率很低。若是採借模仿，一

樣只能學得外型像。惟有在該社群內規規

非拍墊法陶器上因工法特殊致使器壁斷面可觀察到

陶土受力而產生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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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矩隨著陶匠學習，才可能養成純熟的技

術，整個社群在陶質遺留下的製作痕才會

相似。因此，現在以製作技術的重建工作

得以直接確認社群內陶匠製作技術。當

考古學家需要對於不同遺址討論它們之

間的互動關係時，只要觀察兩地的製作

技術與流程是否類似，便可以取得初步

的結論。

此外，過去由於資料不多，考古學家

把帶繩紋的與不帶繩紋的陶容器分成兩個

範疇：繩紋陶是早期，而無繩紋的素面陶

是晚期，也認為兩者並不共存於相同的時

代。但 1995年史前館李坤修先生與葉美珍
小姐觀察富山遺址的遺物，提出繩紋與素

面在新石器時期文化層中其實是漸變的：

繩紋陶在各層中出現的比率由 10％逐次
下降，最後呈現全部都是素面陶的狀況。

這種情況被解讀為富山遺址人群越來越少

使用繩紋陶。

但今日透過潮來橋遺址的陶器遺留整

體分析，發現繩紋與非繩紋陶容器其實是

相同陶匠製作的物品，因為都使用了拍墊

法，兩者之異僅在於器表裝飾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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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層中，素面容器一開始很少，但隨

著時間推進，逐漸增多，並加上彩繪等裝

飾，指向人群對於陶器風格與審美喜好有

所轉變：從早期口部多變化製作規整的繩

紋罐為主，漸漸轉向越來越多的素面帶裝

飾彩繪容器。

最後，透過陶片質地 ─ 技術分類 ─ 器
型分類的複合分析方式，逐漸揭露史前社

會的人對於日常生活器物製作的想法與意

圖：譬如掩飾泥條接痕的審美觀、謹慎拍

印繩紋的工序、各項容器功能的劃分、彩

繪裝飾風格的生成與發展等。建構在物質

文化重建上的考古學，一直努力地要跨越

「物」的層面，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對史前

社會樣貌做出合理的詮釋。


